
前段时间，一部叫《霍去

病》 的短片突然在海外社交

媒体上火了起来，热度又传

回国内。特别的是，这部片子

是武汉三个人、花了4

天、用了大概3000

块 钱 的 AI 算 力

做出来的。

网 上 不

少人讨论它

“ 画 面 多 逼

真”“技术多

先进”。但我

去翻了翻网友留

言，发现真正让人

“看了头皮发麻”“眼泪

差点出来” 的，不是技术本

身———而是霍去病17岁上战

场、21岁封狼居胥的那股少

年英雄气。那种“犯我强汉者

虽远必诛”的血性，那种青春

正好、策马扬鞭的豪情，才是

戳中人心的地方。

说白了，AI只是把“把这

个故事拍出来” 的门槛降低

了，但“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

事”“这个故事凭什么能打

动人”———这些内核，靠的是

中国人骨子里几千年的文化

基因。

《坚守人文价值激活人

机协同创造力》 里有

句 话 一 针 见 血 ：

“脱离了深厚的

文 化 底 蕴 与

人 文 涵 养 ，

人工智能生

成的内容不

过是符号的

拼接与风格的

模仿，难以具备

承载精神、传递价

值的厚重力量。”

这就好比AI能模仿李白

写诗的样子、押韵的规律，但

它永远写不出 “床前明月

光，疑是地上霜” 背后那个

望月思乡的活生生的人。文

章还讲：“创造力的生长从

来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它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文

化传统、精神品格与审美范

式之中。”AI学得到风格，学

不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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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人工智能越来越“能干”了。写文案、做设计、谱曲、写代码……好像没有它

不会的。有人开始担心：AI这么厉害，是不是早晚把我们人类的工作都抢走？连“创造

力”这块最后的阵地，是不是也要守不住了？

这个问题挺大，也挺远。但说到底，它跟每个普通人都相关。

善用AI，守住人的创造力

今年夏天，上海交大的一群

学生干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他

们带着AI去了江苏泰兴的野肖

村，给将近150位乡亲拍“AI写

真”———就是让人工智能帮忙合

成漂亮的照片。

村民白阿姨几年前出了车

祸，脸上落了伤疤，从那以后就

很少对着镜头笑了。可当同学们

把AI做好的写真递到她手上，照

片里的白阿姨腰板挺直，笑得特

别舒展。她盯着看了好半天，嘴

里念叨着：“哎呀，真好看！”

你看，AI干的其实是 “修

图”“合成”的技术活———识别

脸、匹配风格、生成画面。可真

正让白阿姨心里发烫的，是这

群大学生 “惦记着我这个老太

太，还专门跑来帮我圆梦”的那

份心意。算法算得出一张好看

的照片，但算不出什么叫“被人

惦记”。

近日，《学习时报》发表文章

《坚守人文价值激活人机协同创

造力》，文章指出：“意义不是数

据关联的自然产物，而是主体基

于生命体验、文化积淀与伦理自

觉建构的价值关系，这是人类创

造活动最核心的特质，也是算法

难以逾越的人文边界。”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机器

能算出“怎么画”，但它永远不

懂“为什么而画”。动机、善意、

共情，这些创造的原动力，从来

不在数据的计算范围之内。

文章里还强调：“真正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创造，从来不是知

识体量的简单叠加，而是认知框

架的重构与意义世界的拓展。”

给白阿姨拍一张好看的照片，知

识含量不高，但“帮一个受伤的

人重新找回笑容” 这件事本身，

拓展了小小的意义世界。这恰恰

是算法做不到的。

万少杰是个“00后”小伙，

在苏州一家机器人公司当算法

工程师。他们团队做的机器人

“小麦”，曾经在戛纳电影节上

当过主持人。

有一次测试，机器手臂抓饮

料瓶，瓶子滑了。但神奇的事发

生了———机械臂自己张开手掌、

调整角度，重新把瓶子稳稳抓了

起来。这个动作没人教过，团队

内部管这叫“灵光乍现”。

万少杰的日常工作是让机器

人的动作更流畅。他打了个比

方：就像在纸上画两条线，从A到

B、从B到C，两条直线拐角处总

有个生硬的折角。他白天在代码

里折腾，夜里睡觉满脑子还是这

个事。有一天半睡半醒，脑子里

突然“蹦”出一个画面———两条

线像水流一样优雅地融成一条

平滑曲线。他一激灵坐起来，赶

紧跑到电脑前验证，结果还真成

了！这一下，机器人抓瓶子的时

间从1分钟缩短到5秒，成功率也

大幅提升。

但仔细想想：机器执行的是

“动作优化”，而“为什么要优化”

“优化成什么样才算好”———这些

判断，是从工程师的大脑里、从他

对“流畅”和“美感”的追求中长

出来的。

《坚守人文价值激活人机

协同创造力》 一文里有一段话

说得特别透彻：“在完整的创造

活动价值链条中，人的主体性

集中体现为定义核心问题、确

定价值方向、作出审美与伦理

的最终决断；人工智能则承担

素材搜集、方案推演、执行落地

的辅助功能。”

这就是“人定义方向、机器

拓展边界”的分工。工程师万少

杰是 “定题的”，AI帮他 “解

题”。文章反复强调：“只有始终

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坚持以人驭

技、以人为本，才能避免陷入技

术至上的认知误区，让人工智能

真正成为创造力的放大器与加

速器。”

人和机器，不是谁取代谁，而

是各司其职。方向在人手里，机

器只是在帮人跑得更快。

有人担心AI太强大会失

控。其实翻翻历史就明白

了———从发明文字、造出印刷

术，到蒸汽机、互联网，每一次

技术大变革都让人的能力上了

一个台阶，但从来没有哪项技

术真正取代了人。文章里说：

“人类技术发展史反复印证，

技术从来都是人的能力的外化

与延伸，而非人的替代者。”

AI也一样。它算得快、记得

多、干活不累，但它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要干这些”。文章最后

点明了这个道理：“创造力的

终极回归，永远是‘提出问题、

赋予意义、创造价值’，这正是

人文价值的核心要义，也是人

之为人的本质所在。”

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当

AI也会“创作”，人还剩下什么？

人还剩下“想帮白阿姨圆

个梦”的善意，还剩下“这个动

作应该更流畅” 的审美判断，

还剩下“霍去病的故事值得讲

给世界听”的文化自觉，还剩

下对“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的价值选择。

“人机协同的终极指向，

从来不是打造能够全面超越人

类的超级智能，而是借助技术

力量释放人类更充沛的创造潜

能，塑造更富智慧、更具人文关

怀的完整的人。”

AI再强，也只是那个放大

器；而发声的那个人，永远是

你，是我。

说到底，AI是工具，方向盘永远在人手里

灵感乍现的那一刻，还是从人脑子里冒出来的

技术再牛，也算不出“我想帮你圆个梦” 能打动全世界的，从来不是技术参数


